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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世纪教会事工和事奉的瞻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崇怀博士

事工和事奉乃教会圣工的外形和内涵，二者虽甚相似，文献的研讨亦常并行的陈述，但仔细分析时，仍会发现二者实有所差別，是神的仆人在神面前忠心与尽职应有的两种不同形态。本文的重点乃在于，对教会圣工做观察的反省和创作性的瞻望，故专注于二者在教牧品格和生命中的要求，圣职人员所面对这各时代的挑战，做出应有的教牧性和神学性的阐明。 

一. 观察性的反省 
神在每个世纪中都有他奇妙的作为，神的子民在各世纪中都会有独特的表现。无可否认的，廿世纪在教会历史上--特別是中国教会历史中，有特殊性的肯定和意义。据报导，单是中国，目前每日最少有三千人归信基督。在这所谓后现代的文化中，追求属灵虽非奇特现象，但这种追随基督并尊耶稣为主、为神的倍增速度，诚非一般人所能想像，这是圣经的预言和神应许的实现，也是教会应当欢喜的大事。 

然而，当"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，来到耶路撒冷（教会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"时，当人"从列国诸族中出来，拉着主的儿女说：'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上帝与你们同在了'（亚八22─23）"时，教会到底有怎样的回应？扪心自问，在这样的宣教差传和福音布道的大好时机中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？中国教会不论海外或国内，虽有祷告的迫声，但很少有全整的装备。特別在回应国内马其顿的紧急呼声中，竟然以量代质、热诚代替真理的装备，草率的招募培训"速成兵种"。相信我们所做的都是出于真诚，神也都可悦纳赐福和使用。五饼二鱼虽为糙食，神亦用它饱食千人万民。但教会在差传和福音事工上，为何不能献上最好的？做最好的准备和计划，有如马利亚的真哪达香膏，让神的殿以金银宝石为建材？今日华人教会误导的神学思想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国内异端、异教和信仰不纯的盛行状况，无可否认的人为因素应是主要的原因。 

从神学上来看，廿世纪中国教会信仰和灵性的评估母题，无疑是以"苦"焦点。自十九世纪至廿世纪的年代中，由"庚子教难"义和团的惨杀信徒，到文化大革命对教会逼迫的暴戾，中国教会的历史都是充满了血和泪，信徒和教牧亦在苦难中生长如嫩芽，如根出于干地。诚如初期教会一样，"苦难"和"逼迫"就成了信仰和神学的母题。基督教亦在无形中以"受苦"和"舍己"为呼召，这也成了信仰和灵性评估的标准。殊不知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。但苦的意义只有在圣经的阐释下才发出光芒。我们的信仰不是消极的，而是正面的呼召。为主受苦不是信息的内容，不应将苦和受苦作为信息的中心。因为殉道者不是信仰的对象。现在是我们离开真道的开端，步入信仰整全和成长的时候，事工或可以成为榜样和示范，事奉应以神的道为导向和向导，十字架虽是羞辱的记号，但亦是荣耀救恩的象征。 

二. 反省性的瞻望 

目前一般教会的现象乃是教会满了改革家和富有毅力的进取者，他们重于把握时机，抓住机会，打铁趁热，建立神的国度。他们的贡献虽是不可忽视，但主对门徒的期望仍是"长存的果子"和"永恒国度"的建立。兹说明如下： 

1.传统的建立 

传统乃人类对既往的赏析和了解，珍惜和肯定。传统虽是难于"建立"，但易于"坚立"。新约并不建立新的真理，而是坚立了神在旧约国度和救恩的应许。前人的神学理念虽不完整，但竟都在神的特殊恩眷中受了相当程度的肯定。这正是中国教会有其特色之因。但传统和遗传不同，遗传乃后人对前人传统的承受和固守，不加以发挥和宣扬。传统故有遗传成份，但却能藉着对既往的赏析，向前推进、向上提升，使他成为超越时空的古典宝藏，不但供人欣赏，更可充实文化和生命，在审美的价值趋向整全和完善。 

正如：灵修和崇拜是传统，但只在清晨读经祷告则是遗传；主日崇拜是传统，若只是在主日敬拜则成为遗传；其实灵修晨更、主日敬拜的重点是在于心态，不在于仪文和常规。然而能有固定的灵修和敬拜，方法形式虽有差异，仍可表现信仰的深度和宽度的层面。在高科技的世代中，教会的定位应从遗传的枷锁中走出来肯定传统的审美和价值观，收纳各种方法和事工形式，好将福音真理的信息和大能发扬得更广、更远，让死的遗传变成活的传统，肯定事奉的实质来发展事工的模式，让新酒以新的皮袋包装。因为真理是万古常新的陈酒，皮袋装酒是传统，以旧皮袋来装新酒就成了遗传。它不但会破裂，也会让酒有了霉味和杂味，最后让人反胃。当代教牧事工方式应以此为鉴。 

2. 教牧的培训 
向来华人教会对真理和信心的理性层面不甚关注。我们便以常情和常态来评估教会的事奉和工人。真知识是保罗为教会祈求的内容。保罗的志向是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信仰和迷信的区別就在于是否有真知识。综览华人教会，没有神学教育而被神重用者大有其人，有高深神学教育不被神重用者亦为数不少。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乃是凡未受过神学教育而被神重用者，常会谦卑的自感不足，而鼓励神学教育。这些人常是为教会前途着想的神学学府创立的前辈，也是有远见的前辈。反过来看，那些轻视神学教育者，虽在目前呼风唤雨以属灵和成就自居，但我们常见者乃是后继无人，最后竟成了孤僻教派的帮主。走向极端、异端者也不乏其人。

